
走过长征的是英雄，但也有人中途留下；战
斗牺牲的是烈士，但也有人离开部队仍然是“红
军”。

兰老二是红五军团34师一名红军战士。这
个师保卫中央主力红军渡过湘江后深陷重围,师
长陈树湘率余部300余名指战员转战湘南，在道
县断肠明志，壮烈牺牲。兰老二转战湘南中受
伤，与部队失散，一路追寻部队流落到空树岩。

重走长征路，我们来到湖南道县。在寿雁镇
偏远的瑶族村落空树岩，人们听到“长征”二字，
争相诉说：兰老二就是一位长征红军。于是，我
们走进空树岩村，走到陡矿河边，找寻兰老二的
故事。他丰富着我们对“红军”的理解。

湘江战役幸存者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重要一役。为保
证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师长陈树湘率红 34
师6000名指战员浴血奋战。他们以生命担当使
命，出色完成了后卫任务，在史诗般的长征中写
下值得大书特书的悲壮一页。

道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镜忠为了解陈树
湘和红34师的历史，走访湖南、广西等省区相关
县市，梳理出红 34 师在道县的战斗行程日志。
他介绍，1934年11月26日，红34师在道县蒋家
岭接受断后任务，在道县葫芦岩至广西灌阳县水
车一线节节阻击，坚守6天6夜，掩护中央红军于
12 月 1 日渡过湘江。在敌人重重包围下，红 34
师300余名将士12月7日从广西灌阳县突围，翻
越都庞岭癞子山，进入空树岩村。

空树岩深藏在都庞岭丛山之间，是一个偏僻
的瑶族山村。四周群山环抱、村前小河淌水，村
里如今不足10户村民。站在村下陡矿河边抬头
观望，绿树丛中隐约可见几处瑶族木屋。村里人
说，80 多年前树木比现在还要多。这个村庄
2007年才开始修公路，20多里山路艰难地修了
4年，2010年通公路，2016年修通水泥路，2019
年开始修村内水泥路。

57岁的盘军云复述他父亲讲过的情景：部队
离开空树岩不久，村里农民上山劳作，发现4名红
军。他们4个人不但身体受伤，而且饿得连路都
走不动。村里人把干粮都给了红军，送他们回村。

站在小河边张望，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翠绿的
美景。修竹密林，鸟鸣山涧。但是，对于失散红军
来说，密林是可以隐蔽的去处，也可能是遭遇敌人
的战场。他们从湘江东岸冲破重重包围，又走进
茫茫大山。看不见村庄，就找不到吃喝；看得见村
庄，又担心敌人。当他们被农民发现时，已经不知
道饿了多久。

盘承贵收留了红 34 师通讯员童旺扬，为了
躲避搜查，改名盘旺武。后来，盘承贵牵线，按瑶
族习俗将童旺扬入赘到广西灌阳县水车乡上莲
花箐村，再改名为俸旺贵(又名俸旺桂)。童旺扬
在1984年71岁时去世。

现任村会计彭永相的爷爷彭学运收留了其
他3名受伤战士。一位叫兰金甫（蓝金甫），据说

是红34 师保卫科干事，后来到水车乡镰刀湾村
成家。另一名战士小名叫冬狗，伤好后回了江西
老家，1968 年还来过一封信。最后一位就是兰
老二。彭永相从家里拿出一把生锈的刺刀,他记
得爷爷说过，这把刀是兰老二他们带来的，后来
一直藏在家里。

重走长征路，我们从江西于都出发，坐汽车
半天多时间可达道县。在山岭和高架桥上通过
的高速公路“抹平”了岭南所有沟壑。极目瞭望，
重山密林，让人心旷神怡。而红军到这里走了一
个半月，还越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兰老二他们沿
着烈士的鲜血一步步走来。师长陈树湘牺牲了，
自己和同伴也身受重伤，数日无粮，一步都走不
动了，被收留到村里养伤。

盘兰翠是我们采访到的空树岩最年长的老
人。这位85岁的老人依稀记得兰老二脸上有些
麻子，常常和村里人一起干活。因为红军有两个
姓兰，人们把年长一些的兰金甫叫作红军老大，
而称年少一些的为红军老二。后来，为躲避敌人
搜查，就以兰老大和兰老二相称。

陡矿河边救乡亲

空树岩村原来有上村、下村（也叫彭家）、易
家、邱家、凤家等几个自然村,现在只有上村和彭
家两个自然村还有人住。村支书盘庆云是盘承
贵的孙子。他说，村里294口人、88户，大都搬到
寿雁镇了。

村里的木板房有好几处已经坍塌,兰老二生
活的旧屋几年前也被拆除。兰老二在这个山村养
伤大概有3年多。上辈人说，兰老二开始住在彭
家，后来到了易家。他和老百姓一起砍山挖地、种
植茶子、桐子、红薯。谁家缺劳力，他就主动帮忙，
空树岩的百姓也把他当成了一家人。

1938年端午节过后的一天，兰老二、彭学少
和另外 2 名妇女到山里去栽红薯。我们来到这
里时，刚好也是端午节后不久。陡矿河已开始涨
水，盘庆云撑一根竹竿，走到河床宽阔处，寻找水
流平缓的地方，才涉水过河，来到埋葬兰老二的
那片树林里。

当地俗话说，一涨一退三尺水。兰老二和村
里人到山里劳作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闷热的夏
天。他们栽红薯回来经过陡矿河，这时涨水了。

“兰老二实际上过了河”，盘庆云说。他的外
婆叫盘巳妹，和另外那位妇女过河有困难。兰老
二护送她们上了岸，但彭学少还在河中，没有过
来。这时，河水流势更大了。于是，兰老二返回
河里接应，彭学少没有站稳，滑了一下，兰老二奋
力救护，但水流湍急，他没有拉住彭学少，两人一
起被山洪冲走了。

“人们沿河走了10多里路，才找到他们的遗
体”，盘庆云告诉我们，村里人把他们抬回来，兰
老二就安葬在陡矿河边。

不知道 80 多年前那个夏天，年轻的兰老二
在湍急的水流中有没有最后看看这密林高山？
是不是想到了遥远的故乡？想到了牺牲的战

友？想到了滔滔湘江？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是大
树密林下的一堆荒丘。

盘庆云说，兰老二的坟距离易家住处很近。
把坟墓立在这么近的地方，就是表达村里人的感
激，为了方便纪念他。后来易家的人渐渐搬离，
这里也慢慢成了一片荒地。

黄土孤坟有初心

陡矿河沿山脚弯弯曲曲，流淌而下。水流撞
击山石，溅起雪白的水花，河水在山谷里哗哗作
响。兰老二的坟头盖着厚厚的陈年积叶，如果没
人指点，走过的人大概认不出这是一座坟。

我们对兰老二知道得太少了。他是哪里
人？识不识字？真名叫啥？80 多年光阴已去，
和兰老二直接相处过的人都已过世，这些都成了
拉不直的问号。但是，80 多年时光似乎并没
有带走这位年轻的红军，兰老二的故事仍然在村
里传颂。85岁的盘兰翠、76岁的盘久元、66岁的
盘积云、62岁的盘远厚、57岁的盘军云、50岁的
彭永相，还有30多岁的彭维德，不同年龄的空树
岩人都知道兰老二的故事。兰老二其实一直活
在空树岩人们心中。

道县修建了陈树湘烈士纪念园，许多失散红
军的遗骸被迁葬到纪念园的红34师墓。看着兰
老二的孤坟，我们提议，把兰老二也迁到纪念园
吧！没有想到，此议遭到空树岩人“一致反对”。
盘军云说，给兰老二立碑、修坟，我们都支持，但
不要把他的坟迁走。“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是空树
岩的人，死了也还是留在我们空树岩才好。”

重走长征路，听到过很多军民情深的感人故
事。兰老二在空树岩的故事似乎不一样。

空树岩四周，山高入云。我们已经无法想象
80 多年前的情形。作为红军战士的兰老二，留
在这里时已经与部队失散了；他的师长牺牲了，
他所在的著名的红34师找不到了；山峦重叠，信
息难觅，他大概无法获知红军部队到哪里了。没
有了集体，没有了方向，兰老二依然坚守着红军
本色。

80 多年前的空树岩，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几
个自然村。只有兰老二和他的 3 个战友说外地
方言。但是，兰老二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他养
好了伤，就帮群众干活。无论是彭家，还是易家，
都愿意收留他。“亲如一家”在这里不是一个形容
词，而是一种事实描述。

盘军云惋惜地说，兰老二打湘江战役都没有
牺牲，他正是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本来可以不
死。在陡矿河湍急的河道里，面对汹涌而下的山
洪，他沉着地把2名妇女护送上岸，人们已经很
感激他了。然而，他又勇敢地返回急流中拉没有
过河的人。这就是一名红军战士面对危难时的
主动选择！

看着那座孤坟，听着村里人不愿意把它迁走
的理由，我们想起那句大家熟悉的话：长征是宣
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兰老二的
一生，是长征这本“宣言书”里普通而独特的一
页。他没有走完两万五千里，但参加了最激烈的
湘江战役；他没有留下真实姓名，但用生命诠释
着长征精神；他是一名失散的战士,但他与长征
队伍、与长征历史、与长征精神始终没有“分
离”。兰老二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这一页宣言
上写下庄严的一句：革命为了人民，牺牲为了人
民！

这不正是一位红军战士的本色和初心吗？

您就是一页“宣言”
□ 魏永刚 覃皓珺

在孩时的记忆中,我时常记起这
样一幅画面:一对盲人老夫妻，丈夫
拉着二胡，妻子手持挂满红色纸花的
常青树枝伴唱。声声悲切的弦声从
二胡中流出，句句婉转的和唱如泣如
诉，令人回肠荡气。

这就是瞎子戏，曾给我的童年带
来无限美好的趣味。

那年那月，没有电视，没有音
乐，偶尔听一两回戏，就成了农村人
共同期盼的娱乐。瞎子戏大多安排在
村里的祠堂，正中间放一张桌子，旁
边两条木凳。男人抽着旱烟，女人喂
完猪仔，孩子们早已聚在一块，等待
夕阳落山的时刻。祠堂旁的村民占据
了地理优势，早早地从家里搬来板凳
占领了前面的位置，来得晚的只好站
在后面，有调皮的小孩爬到了父母的
背上。

大家围成一圈，盲人夫妇坐中
间。只见盲人老汉右手一拉，头一低
一扬，悠扬的二胡声便轻轻地从琴弦
上流了出来，随即两人用方言一唱一
和表演开了：“各位父老乡亲喂，听我
来唱一曲瞎子戏；唱得不好不要笑，
善恶美丑要记清……”大家静静地倾
听盲人夫妇的表演，陷入扣人心弦的
故事情节中。那时，听得最多的是《天
宝图》《丝带记》《罗帕宝》等传统曲
目，还有他们的自创故事《老虎村》

《刘二娃》《血泪仇》。演到高潮时，盲
人夫妇会激动地击胸拍肚，挥臂踢
腿，时而让人捧腹大笑，时而令人声
泪俱下。孩子们常常被这场面惊呆，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大气不敢
出。

长大后，翻阅清代同治版《新淦
县志》才知道，瞎子戏的真名叫“莲花

落”，又称落离莲或摇钱树，是盲人乞
丐行讨而唱的民间曲艺。它形成于
明朝鼎盛于清代，清末开始已在新干
县广为流传。以“曲艺本调”“曲艺哭
调”为主要曲牌，同时吸收了民间小
调，配合采茶戏旋律，唱腔婉转流畅，
善于叙事，宜于抒情。它的表现形式
主要有单曲清唱或两人对唱，并由

“耍花棍”发展成有胡琴、板鼓伴奏，
兼容“说书”的一种演艺形式。这些
盲艺人不仅走村串巷，而且步入了县
城的茶楼酒楼卖艺说唱，并逐步形成
了盲人曲艺组织——“行会”。

随着时代发展，有着丰富文化内
涵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莲花落”，成为
新干民间文化和地方风俗的历史见
证，并逐渐发展为吉安庐陵文化乃至
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西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项目。
然而，由于受现代文化冲击，“莲花
落”曲艺出现了“青黄不接，后继乏
人”的状况，濒临失传危险。所幸的
是，近年来，新干县文化部门已经初
步制定了5年保护计划。经江西省相
关专家多次考察论证，新干“莲花落”
正式批准为江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

研究瞎子戏的发展历史，我不禁
为盲人艺人的生活困窘而伤感。但
正是他们，在行讨演唱求得生存的过
程中，不但创造了一种具有丰富文化
内涵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间曲艺，而
且为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其中
讲述的善恶美丑，又深刻教化和纯净
了人们的心灵。

这真正是，一曲“莲花落”,几多
人间情！

一曲莲花落 几多人间情
□ 罗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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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中国传统吹奏乐器，列古代
八音之一的匏类，古代称“和”或

“巢”，它是世界自由簧乐器的鼻祖。
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
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和”的记录。

笙的外形好似一只展翅欲飞的
凤凰。《说文》曰：“笙，十三簧，像凤之
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谓之笙。”
这里“像凤之身”将笙与凤相比。在
古代神话中凤凰是一种神鸟，是光
明、和平、幸福、吉祥的象征。

笙管音位的排列遵循中国传统
“和”文化，讲究“对称”。笙苗之间相
互映对有序，上下前后都是对称的。
这样其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凤”，古
朴美观。重要的是在其音位排列上科
学有序，有利于和声的吹奏，音响效果
更加丰满。再者，笙特殊的构造发音
原理决定了乐器本身的特殊性。簧管
共鸣的“耦合发音”原理，可以吹吸交
替进行，加之其演奏技法特别，这样便
让笙具有其他乐器所不具有的“人性
化”特征。究其大体可划分为“吹”和

“吸”两种基本演奏形式。正因为“吹”
和“吸”两种动作要求顺应了人体的自
然生理，所以让演奏者舒畅自然，力度
控制均匀，乐曲收放自如，“器”与“人”
合而为一，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
一”的朴素思想。

笙的表现力主要体现在“和”上，
它是民族吹管乐器中唯一可以吹奏

和声的乐器。和声的吹奏意味着音
响效果更丰满。它的双声部或多声
部进行则进一步增强了音乐的表现
力。演奏笙最根本的要求是“气”。
它是一切演奏技巧和表现的根本，直
接关系到演奏的成败。气息的位置
在丹田，气息中同样体现着“和”的思
想，如欲吸先呼、欲呼先吸、欲弱先
强、欲强先弱等对立统一要求。

吹笙的手型要求自然呈弧形，这
种手型是人最自然的状态；口型呈微
笑状，全身的要求也是自然放松，这
样更有利于演奏者的舞台表现。笙
的演奏技巧重点在口内，技术技巧的
练习是为了精准掌控乐器性能。演
奏笙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便是人与笙
的和谐统一，两者合而为一，声情并
茂，收放自如。笙演奏的至高境界便
是“和”，即形和神的统一，只有这样
才会做到传情达意，声情并茂，才会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音乐美感。

小时候经常听老师们说吹笙“养
人”，后来慢慢明白是因为笙的呼吸
方法最接近自然呼吸，和中医养生学
里面养生调息法非常接近，有益健
康。在乐队中，笙能为各种特色乐器
搭建桥梁，起到融合整个乐队音色的
作用，乐器的特质也会促使演奏者在
长期练习中有更加融合平和的心态
和胸怀，并且通过音乐抒发感情，通
过音符将内心感情传递给全世界。

和合之笙
□ 宋 扬

在乐队中，笙能起到融合整个乐队音色的作

用，乐器的特质也会促使演奏者在长期的练习中

有更加融合平和的心态和胸怀

① 兰老二当年使用过的刺刀。

② 空树岩村失散红军住过的

木头房子。

③ 陡矿河边埋葬兰老二的小

树林。 魏永刚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